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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狼图腾》
作者：姜戎
声明:本书由奇书网(www.Qisuu.com)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

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
正版.　

《狼图腾》 第一章(1)
“犬戎族”自称祖先为二白犬，当是以犬为图腾。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
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
——《汉书·匈奴传》
当陈阵在雪窝里用单筒望远镜镜头，套住了一头大狼的时候，他

看到了蒙古草原狼钢锥一样的目光。陈阵全身的汗毛又像豪猪的毫刺
一般竖了起来，几乎将衬衫撑离了皮肉。毕利格老人就在他的身边，
陈阵这次已没有灵魂出窍的感觉，但是，身上的冷汗还是顺着竖起的
汗毛孔渗了出来。虽然陈阵来到草原已经两年，可他还是惧怕蒙古草
原上的巨狼和狼群。在这远离营盘的深山，面对这么大的一群狼，他
嘴里呼出的霜气都颤抖起来。陈阵和毕利格老人，这会儿手上没有
枪，没有长刀，没有套马杆，甚至连一副马镫这样的铁家伙也没有。
他们只有两根马棒，万一狼群嗅出他们的人气，那他俩可能就要提前
天葬了。

陈阵又哆哆嗦嗦地吐出半口气，才侧头去看老人。毕利格正用另
一只单筒望远镜观察着狼群的包围圈。老人压低声音说：就你这点胆
子咋成？跟羊一样。你们汉人就是从骨子里怕狼，要不汉人怎么一到
草原就净打败仗。老人见陈阵不吱声，便侧头小声喝道：这会儿可别
吓慌了神，弄出点动静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陈阵点了一下头，用
手抓了一把雪，雪在他的掌心被捏成了一坨冰。

侧对面的山坡上，大群的黄羊仍在警惕地抢草吃，但似乎还没有
发现狼群的阴谋。狼群包围线的一端已越来越靠近俩人的雪窝，陈阵
一动也不敢动，他感到自己几乎冻成了一具冰雕……



这是陈阵在草原上第二次遇到大狼群。此刻，第一次与狼群遭遇
的惊悸又颤遍他的全身。他相信任何一个汉人经历过那种遭遇，他的
胆囊也不可能完好无损。

两年前陈阵从北京到达这个边境牧场插队的时候，正是十一月下
旬，额仑草原早已是一片白雪皑皑。知青的蒙古包还未发下来，陈阵
被安排住在毕利格老人家里，分配当了羊倌。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他
随老人去80多里外的场部领取学习文件，顺便采购了一些日用品。临
回家时，老人作为牧场革委会委员，突然被留下开会，可是场部指示
那些文件必须立即送往大队，不得延误。陈阵只好一人骑马回队。临
走时，老人将自己那匹又快又认家的大青马，换给了陈阵，并再三叮
嘱他，千万别抄近道，一定要顺大车道走，一路上隔上二三十里就有
蒙古包，不会有事的。

陈阵一骑上大青马，他的胯下立即感到了上等蒙古马的强劲马
力，就有了快马急行的冲动。刚登上一道山梁，遥望大队驻地的查干
窝拉山头，他一下子就把老人的叮嘱扔在脑后，率性地放弃了绕行二
十多里地走大车道的那条路线，改而径直抄近路插向大队。

天越来越冷，大约走了一半路程，太阳被冻得瑟瑟颤抖，缩到地
平线下面去了。雪面的寒气升上半空，皮袍的皮板也已冻硬。陈阵晃
动胳膊、皮袍肘部和腰部，就会发出嚓嚓的磨擦声。大青马全身已披
上了一层白白的汗霜，马踏厚厚积雪，马步渐渐迟缓。丘陵起伏，一
个接着一个，四周是望不到一缕炊烟的蛮荒之地。大青马仍在小跑
着，并不显出疲态。它跑起来不颠不晃，尽量让人骑着舒服。陈阵也
就松开马嚼子，让它自己掌握体力、速度和方向。陈阵忽然一阵颤
栗，心里有些莫名的紧张——他怕大青马迷路，怕变天，怕暴风雪，
怕冻死在冰雪荒原上，但就是忘记了害怕狼。

快到一个山谷口，一路上大青马活跃乱动、四处侦听的耳朵突然
停住了，并且直直地朝向谷口的后方，开始抬头喷气，步伐错乱。陈
阵这还是第一次在雪原上单骑走远道，根本没意识到前面的危险。大
青马急急地张大鼻孔，瞪大眼睛，自作主张地改变方向，想绕道而
走。但陈阵还是不解马意，他收紧嚼口，拨正马头继续朝前小跑。马
步越来越乱，变成了半走半跑半颠，而蹄下却蹬踏有力，随时就可狂
奔。陈阵知道在冬季必须爱惜马力，死死地勒住嚼子，不让马奔起
来。



大青马见一连串的提醒警告不起作用，便回头猛咬陈阵的毡靴。
陈阵突然从大青马恐怖的眼球里看到了隐约的危险。但为时已晚，大
青马哆嗦着走进了阴森山谷喇叭形的开口处。

当陈阵猛地转头向山谷望去时，他几乎吓得栽下马背。距他不到
40米的雪坡上，在晚霞的天光下，竟然出现了一大群金毛灿灿、杀气
腾腾的蒙古狼。全部正面或侧头瞪着他，一片锥子般的目光飕飕飞
来，几乎把他射成了刺猬。离他最近的正好是几头巨狼，大如花豹，
足足比他在北京动物园里见的狼粗一倍、高半倍、长半个身子。此
时，十几条蹲坐在雪地上的大狼呼地一下全部站立起来，长尾统统平
翘，像一把把即将出鞘的军刀，一副弓在弦上、居高临下、准备扑杀
的架势。狼群中一头被大狼们簇拥着的白狼王，它的脖子、前胸和腹
部大片的灰白毛，发出白金般的光亮，耀眼夺目，射散出一股凶傲的
虎狼之威。整个狼群不下三四十头。后来，陈阵跟毕利格详细讲起狼
群当时的阵势，老人用食指刮了一下额上的冷汗说，狼群八成正在开
会，山那边正好有一群马，狼王正给手下布置袭击马群的计划呢。幸
亏这不是群饥狼，毛色发亮的狼就不是饿狼。

陈阵在那一瞬其实已经失去任何知觉。他记忆中的最后感觉是头
顶迸出一缕轻微但极其恐怖的声音，像是口吹足色银元发出的那种细
微振颤的铮铮声。这一定是他的魂魄被击出天灵盖的抨击声。陈阵觉
得自己的生命曾有过几十秒钟的中断，那一刻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灵魂
出窍的躯壳，一具虚空的肉身遗体。很久以后陈阵回想那次与狼群的
遭遇，内心万分感激毕利格阿爸和他的大青马。陈阵没有栽下马，是
因为他骑的不是一般的马，那是一匹在狼阵中长大、身经百战的著名
猎马。

事到临头，千钧一发之际，大青马突然异常镇静。它装着没有看
见狼群，或是一副无意冲搅狼们聚会的样子，仍然踏着赶路过客的步
伐缓缓前行。它挺着胆子，控着蹄子，既不挣扎摆动，也不夺路狂
奔，而是极力稳稳地驮正鞍子上的临时主人，像一个头上顶着高耸的
玻璃杯叠架盘的杂技高手，在陈阵身下灵敏地调整马步，小心翼翼地
控制着陈阵脊椎中轴的垂直，不让他重心倾斜失去平衡，一头栽进狼
阵。

可能正是大青马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将陈阵出窍的灵魂追了回
来。也可能是陈阵忽然领受到了腾格里(天)的精神抚爱，为他过早走



失上天的灵魂，揉进了信心与定力。当陈阵在寒空中游飞了几十秒的
灵魂，再次收进他的躯壳时，他觉得自己已经侥幸复活，并且冷静得
出奇。

陈阵强撑着身架，端坐马鞍，不由自主地学着大青马，调动并集
中剩余的胆气，也装着没有看见狼群，只用眼角的余光紧张地感觉着
近在侧旁的狼群。他知道蒙古草原狼的速度，这几十米距离的目标，
对蒙古狼来说只消几秒钟便可一蹴而就。人马与侧面的狼群越来越
近，陈阵深知自己绝对不能露出丝毫的怯懦，必须像唱空城计的诸葛
孔明那样，摆出一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身后跟随铁骑万千的架势。
只有这样才能镇住凶残多疑的草原杀手——蒙古草原狼。

他感到狼王正在伸长脖子向他身后的山坡望，群狼都把尖碗形的
长耳，像雷达一样朝着狼王张望的方向。所有的杀手都在静候狼王下
令。但是，这个无枪无杆的单人单马，竟敢如此大胆招摇地路过狼
群，却令狼王和所有的大狼生疑。

晚霞渐渐消失。人马离狼群更近了。这几十步可以说是陈阵一生
中最凶险、最漫长的路途之一。大青马又走了几步，陈阵突然感到有
一条狼向他身后的雪坡跑去，他意识到那一定是狼王派出的探子，想
查看他身后有无伏兵。陈阵觉得刚刚在体内焐热的灵魂又要出窍了。

大青马的步伐似乎也不那么镇定了。陈阵的双腿和马身都在发
抖，并迅速发生可怕的共振，继而传染放大了人马共同的恐惧。大青
马的耳朵背向身后，紧张关注着那条探子狼。一旦狼探明实情，人马
可能正好走到离狼群的最近处。陈阵觉得自己正在穿越一张巨大的狼
口，上面锋利的狼牙，下面也是锋利的狼牙，没准他正走到上下狼牙
之间，狼口便咔嚓一声合拢了。大青马开始轻轻后蹲聚力，准备最后
的拼死一搏。可是，负重的马一启动就得吃亏。

陈阵忽然像草原牧民那样在危急关头心中呼唤起腾格里：长生
天，腾格里，请你伸出胳膊，帮我一把吧!他又轻轻呼叫毕利格阿爸。
毕利格蒙语的意思是睿智，他希望老阿爸能把蒙古人的草原智慧，快
快送抵他的大脑。静静的额仑草原，没有任何回声。他绝望地抬起
头，想最后看一眼美丽冰蓝的腾格里。

突然，老阿爸的一句话从天而降，像疾雷一样地轰进他的鼓膜：
狼最怕枪、套马杆和铁器。枪和套马杆，他没有。铁器他有没有呢？



他脚底一热，有！他脚下蹬着的就是一副硕大的钢镫。他的脚狂喜地
颤抖起来。

毕利格阿爸把自己的大青马换给他，但马鞍未换。难怪当初老人
给他挑了这么大的一副钢蹬，似乎老人早就料到了有用得着它的这一
天。但老人当初对他说，初学骑马，马镫不大就踩不稳。万一被马尥
下来，也容易拖镫，被马踢伤踢死。这副马镫开口宽阔，踏底是圆形
的，比普通的浅口方底铁镫，几乎大一倍重两倍。

狼群正在等待探子，人马已走到狼群的正面。陈阵迅速将双脚退
出钢镫，又弯身将镫带拽上来，双手各抓住一只钢镫——生死存亡在
此一举。陈阵憋足了劲，猛地转过身，朝密集的狼群大吼一声，然后
将沉重的钢镫举到胸前，狠狠地对砸起来。

“当、当……”
钢镫击出钢锤敲砸钢轨的声响，清脆高频，震耳欲聋，在肃杀静

寂的草原上，像刺耳刺胆的利剑刺向狼群。对于狼来说，这种非自然
的钢铁声响，要比自然中的惊雷声更可怕，也比草原狼最畏惧的捕兽
钢夹所发出的声音更具恐吓力。陈阵敲出第一声，就把整个狼群吓得
集体一哆嗦。他再猛击几下，狼群在狼王的率领下，全体大回转，倒
背耳朵，缩起脖子像一阵黄风一样，呼地向山里奔逃而去。连那条探
狼也放弃任务，迅速折身归队。

陈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可怕庞大的蒙古狼群，居然
被两只钢镫所击退。他顿时壮起胆来，一会儿狂击马镫，一会儿又用
草原牧民的招唤手势，抡圆了胳膊，向身后的方向大喊大叫：豁勒
登！豁勒登！（快！快！）这里的狼，多多的有啦。

可能，蒙古狼听得懂蒙古话，也看得懂蒙古猎人的手势猎语。狼
群被它们所怀疑的蒙古猎人的猎圈阵吓得快速撤离。但狼群撤得井然
有序，急奔中的狼群仍然保持着草原狼军团的古老建制和队形，猛狼
冲锋，狼王靠前，巨狼断后，完全没有鸟兽散的混乱。陈阵看呆了。

狼群一眨眼的工夫就跑没影了，山谷里留下一大片雪雾雪砂。
天光已暗。陈阵还没有完全认好马镫，大青马就弹射了出去，朝

它所认识的最近营盘冲刺狂奔。寒风灌进领口袖口，陈阵浑身的冷汗
几乎结成了冰。

狼口余生的陈阵，从此也像草原民族那样崇敬起长生天腾格里来
了。并且，他从此对蒙古草原狼有一种着了魔的恐惧、敬畏和痴迷。



蒙古狼，对他来说，决不是仅仅触及了他的灵魂、而是曾经击出了他
灵魂的生物。在草原狼身上，竟然潜伏着、承载着一种如此巨大的吸
引力？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虚无却又坚固的东西，可能就是人们心
灵中的崇拜物或原始图腾。陈阵隐隐感到，自己可能已经闯入草原民
族的精神领域。虽然他偶然才撞开了一点门缝，但是，他的目光和兴
趣已经投了进去。

此后的两年里，陈阵再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大狼群。他白天放
羊，有时能远远地见到一两条狼，就是走远道几十里上百里，最多也
只能见到三五条狼。但他经常见到被狼或狼群咬死的羊牛马，少则一
两只，两三头，三四匹，多则尸横遍野。串门时，也能见到牧民猎人
打死狼后剥下的狼皮筒子，高高地悬挂在长杆顶上，像狼旗一样飘
扬。

毕利格老人依然一动不动地趴在雪窝里，眯眼紧盯着草坡上的黄
羊和越来越近的狼群，对陈阵低声说：再忍一会，哦，学打猎，先要
学会忍耐。

有毕利格老人在身边，陈阵心里踏实多了。他揉去眼睫毛上的霜
花，冲着老人坦然眨了眨眼，端着望远镜望了望侧对面山坡上的黄羊
和狼群包围线，见狼群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自从有过那次大青马与狼群的短兵相接，他早已明白草原上的
人，实际上时时刻刻都生活在狼群近距离的包围之中。白天放羊，走
出蒙古包不远就能看到雪地上一行行狼的新鲜大爪印，山坡草甸上的
狼爪印更多，还有灰白色的新鲜狼粪；在晚上，他几乎夜夜都能见到
幽灵一样的狼影，尤其是在寒冬，羊群周围几十米外那些绿莹莹的狼
眼睛，少时两三对、五六对，多时十几对。最多的一次，他和毕利格
的大儿媳嘎斯迈一起，用手电筒数到过二十五对狼眼。原始游牧如同
游击行军，装备一律从简，冬季的羊圈只是用牛车、活动栅栏和大毡
子搭成的半圆形挡风墙，只挡风不挡狼。羊圈南面巨大的缺口全靠狗
群和下夜的女人来守卫。有时狼冲进羊圈，狼与狗厮杀，狼或狗的身
体常常会重重地撞到蒙古包的哈那墙，把包里面贴墙而睡的人撞醒。
陈阵就被狼撞醒过两次，如果没有哈那墙，狼就撞进他的怀里来了。
处在原始游牧状态下的人们，有时与草原狼的距离还不到两层毡子
远。只是陈阵至今尚未得到与狼亲自交手的机会。极擅夜战的蒙古草
原狼，绝对比华北的平原游击队还要神出鬼没。在狼群出没频繁的夜



晚，陈阵总是强迫自己睡得惊醒一点，并请嘎斯迈在下夜值班的时
候，如果遇到狼冲进羊群就喊他的名字，他一定出包帮她一起轰狼打
狼。毕利格老人常常捻着山羊胡子微笑，他说他从来没见过对狼有这
么大兴头的汉人。老人似乎对北京学生陈阵这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很满
意。

陈阵终于在来草原第一年隆冬的一个风雪深夜，在手电灯光下，
近距离地见到了人狗与狼的恶战……

“陈陈（阵）！”“陈陈（阵）！”
那天深夜，陈阵突然被嘎斯迈急促的呼叫声和狗群的狂吼声惊

醒，当他急冲冲穿上毡靴
和皮袍，拿着手电筒和马棒冲出包的时候，他的双腿又剧烈地颤

抖起来。透过雪花乱飞的手电光亮，他竟然看到嘎斯迈正拽着一条大
狼的长尾巴。这条狼从头到尾差不多有一个成年人的身长，而她居然
想把狼从挤得密不透风的羊群里拔出来，狼拼命地想回头咬人，可是
吓破胆的傻羊肥羊们既怕狼又怕风，拼命往挡风墙后面的密集羊群那
里前扑后拥，把羊身体间的落雪挤成了臊气烘烘的蒸气，也把狼的前
身挤得动弹不得。狼只能用爪扒地，向前猛蹿乱咬，与嘎斯迈拼命拔
河，企图冲出羊群，回身反击。陈阵跌跌撞撞地跑过去，一时不知如
何下手。嘎斯迈身后的两条大狗也被羊群所隔，干着急无法下口，只
得一个劲狂吼猛叫，压制大狼的气焰。毕利格家的其他五六条威猛大
狗和邻家的所有的狗，正在羊群的东边与狼群死掐。狗的叫声、吼
声、哭嚎声惊天动地。陈阵想上前帮嘎斯迈，可两腿抖得就是迈不开
步。他原先想亲手触摸一下活狼的热望，早被吓得结成了冰。嘎斯迈
却以为陈阵真想来帮她，急得大叫：别来！别来！狼咬人。快赶开
羊！狗来！

嘎斯迈身体向后倾斜狠命地拽狼尾，拽得满头大汗。她用双手掰
狼的尾骨，疼得狼张着血盆大口倒吸寒气，恨不得立即回身把人撕碎
吞下。狼看看前冲无望，突然向后猛退，调转半个身子，扑咬嘎斯
迈。刺啦一声，半截皮袍下摆被狼牙撕下。嘎斯迈的蒙古细眼睛里，
射出像母豹目光般的一股狠劲，拽着狼就是不松手，然后向后猛跳一
步，重新把狼身拉直，并拼命拽狼，往狗这边拽。

陈阵急慌了眼，他一面高举手电筒对准嘎斯迈和狼，生怕她看不
清狼，被狼咬到；一面抡起马棒朝身边的羊劈头盖脑地砸下去。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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